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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统一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建构： 

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教育体系的恢复和改革为例1 

 

胡赣栋2 

 

摘要：现代国家在建立和维持过程中始终面临着整合碎片化社会的问题，即把松散的社会整合进

一体化的国家制度。由帝国或王朝国家转型而来的，并继承了原帝国或原王朝国家绝大部分疆域

和人口的国家尤其如此。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主要历史使命之一即是在清王朝崩溃后重建国家

制度。重建国家制度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联合清王朝统治之下的诸多民族建构新

的国家，特别是如何把一体化的现代国家制度推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1949年至 1952年期间，

新政权通过推动新疆旧教育体系的恢复和改革促进了国家基础性权力的生成。在恢复和改革旧教

育体系基础上建立的“一体二元”的新疆教育体系促进了新政权对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整合。 

关键词：一体二元；基础性权力；国家整合。 

 

一、研究问题 

 

1949 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在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国家建设，如何把一体化的现代

国家制度体系建立在边疆民族地区？这个问题需要持续而细致的讨论。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主要历史使命之一即是在清王朝崩溃后重建国家制度。重建国家制度

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联合清王朝统治之下的诸多民族以建构新的国家，特别是如

何把一体化的现代国家制度推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正如有些文献指出的，新疆生活着一些有着

强烈民族意识的民族群体。
[1] [2]

把具有独特社会性文化的民族群体和把生活着这些民族的边疆地

区整合进现代国家制度是一个双重难题。本文将通过再现 1949年至 1952年新疆教育体系的恢复

和改革过程而探讨新政权如何把一体化的国家制度延展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现代国家在建立和维持过程中始终面临着整合碎片化社会的问题，即把松散的社会整合进一

体化的国家制度，多民族国家更是如此
[3]11-12

。由帝国转型而来的，并继承了原帝国绝大部分疆域

和人口的国家尤其如此。一般而言，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可划分成两种形式：一是原帝国范围内

文化特征明显的主要群体各自建立现代国家，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另一是原帝国境

内绝大多数文化群体都进入同一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
[4]121

原帝国境内存在文化、历史和宗教

迥异的众多群体，甚至有些群体拥有自己的权力中心。在民族主义时代，随着民族思潮的传播，

原帝国境内的部分拥有独特文化、历史和宗教的群体逐渐转变为民族，或追求以民族自称。
[1] [5] 

 

二、文献综述 

 

一般而言，现代国家建设是从结构和认同两个维度展开，结构维度即是国家制度的一体化。

在这方面的经典研究主要有《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
[6]
《民族-国家与暴力》、

[7]
《国家与社会革

命》、
[8]
《社会中的国家》

[9]
和《军事变革与政治变迁》

[10]
等。关于现代中国的诞生，不少研究从

                                                        
1 本文修订稿刊载于《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20 年第 1 期，第 1-11 页，引用请核对该期刊。 
2 作者为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博士，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国家理论与民族政治、

地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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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层面讨论了从观念到制度结构的演变
[4]121 [11]11-36[12] [13]

；也有研究以边疆民族地区为案例讨论

一体化国家建设的具体机制
[14][15]81-137[16]217-275

。 

教育体系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体系之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性可以比肩军队和财政

税收体系。教育体系既是政治动员的有效工具，又是政治社会化的高效途径。在国家理论和权力

理论研究领域，众多学者都在宏观分析层面给予了足够关注。安东尼• 史密斯
[17]235

认为教育体系

是现代世界中惟一得到承认和许可的政治实体——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安东尼• 史密

斯之前，厄内斯特• 盖尔纳亦有相似的论述，“国家必然要负责维持和管理庞大的社会基础设施。

教育体系成为它的一个关键部分，文化和语言媒体的维持现在成了教育的中心任务”
[18]85

。现代

国家依赖教育体系源源不断地培养大量受教育者而完成再生产，既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

工业发展的需求。“普及的、标准化的、一般的教育，的确在现代社会的有效运行中起着某种重

要作用”。
[18]39

 “广泛散播一套由学校设计和管理的、适用于比较精确的官僚机构和技术沟通的

习惯用语”
[18]75

，从而培养出“称职的、忠诚的、能干的社会成员，他们将在社会中担任职务”
[18]85

，“培养出能够在不断发展的经济和流动的社会中转换工作的，能够胜任需要把握意思和人而

不是事物的工作的人才”
[18]146

。 

为了满足国家行政官僚体制发展和资本主义工业体系拓展对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的要求，贵族

式的家庭教育和行会式的师徒教育模式逐步让位于由国家建立、控制的全国性教育体系。“基本

需求首先出自于教会，然后出自于国家和商业资本主义……在英国，商业发展催生了众多有读写

能力的小资产阶级、律师、大学、普通学校和适于文字媒体的大人市场经营技巧。在奥地利和普

鲁士，军队和行政机构的扩张使律师、大学、普通学校和文字媒体更紧密地与国家联系在一起。”
[19]43

民族-国家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对教育体系施加控制。“国家第一次承担主要的民事职能

（civilian function），主办沟通体系（communication systems）：运河、公路、邮局、铁路、电报系

统，尤其重要的是开办学校。”
 [19]730

迈克尔·曼等研究者充分论述了国家教育体系在中产阶级兴

起和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20]604-654

 

Juan Linz 以西班牙为例论述了教育体系对国家建设的作用。“把西班牙社会塑造成今天的样

子的基础立法获得批准：1857 年的 Claudio Moyano 教育法案，1845 年的 Mon 财政改革法案……

所有这些法案都消解了地区差异、残存的法律独立主义和加泰罗尼亚的特权。它们把教育体系引

入了卡斯提尔；除了 1853-54年分离期间，加泰罗尼亚也同时接受和推动了这个过程。”
[21]55

安迪·格

林
[22]

由国家制度形式入手借用葛兰西的国家理论和霸权理论论述不同的国家制度会导致不同的

教育制度建立及教育制度发展的不平衡状况。 

这些文献主要着眼于宏观层面论述教育体系对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性。在微观层面，教育体系

是如何绵延至全社会，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即由精英教育转变成大众教育，从而成为现

代国家有效的政治动员工具。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

订通过的《共同纲领》明文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

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少，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
[23]

然而，誊写在纸面上的政治设计

要变成政治现实，还需要依赖更为细致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否则即是成为汉默格伦的担心，

“宪法和立法确实赋予了中央政府强大的控制能力，然而问题却是这些权力是真的存在还是只存

在于纸上？”
① [24]

 Timothy Grose
[25]101-118

的研究认为“内地班”的教学实践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其

政策初衷。众多失败国家、弱国家的政治现实及其相关研究揭示，强国家的形成并非易事。强国

家的形成取决于国家决断性权力向社会绵延的能力。 

接下来，本文将展现新疆教育体系从 1949 年到 1952 年的恢复和改革过程，从现代国家的基

础性权力形成角度讨论上述问题。基础性权力是迈克尔·曼
[26]

权力理论中的基础性概念，它是指

现代国家动员和控制人员、汲取和分配资源的能力体系；在迈克尔·曼看来，基础性权力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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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四种组织化权力构成。安东尼·吉登斯
[7]
认为现代国家的这种能力称为

反思性权力；反思性权力有暴力体系、财政税收体系、行政体系和裁判体系构成。 

为了更好地解释新政权整顿和改革新疆教育体系这个基础性权力形成过程，本文采用历史社

会学分析方法和文献分析方法。本文采用的历史文献绝大多数来源于新疆档案馆藏文献，其他资

料来源于公开发表的各类新疆史志。 

 

三、新疆教育体系的恢复与改革：1949-1952 

 

（一）旧教育体系的定性 

现代国家的形成是根植于具体的历史情境。近代以来，新疆教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

1949 年，“全疆有学院一所，学生 379 人（包括附属高中学生），其中少数民族学生 185 人；中学

9 所，学生 2925 人（不包括三区的七年制、十年制学校的校数，但包括三区 57 个七年制班、5

个十年制班的学生数，1339 名学生），其中少数民族学生 1819 人；中专 11 所（包括师范和简师

10 所，农业学校 1 所），学生 1975 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 1266 人；小学 1335 所，学生 197850

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 182427 人”。
[27]8 

在上述新疆近代教育发展中，办学主体主要有私人、各民族文化促进会和新疆各级政府。除

近代教育形式外，新疆还存在宗教教育即经文学校，讲授伊斯兰宗教知识。不论是教育形式还是

教育内容都呈现多样化而碎片化的特征。这是现代国家建设的起点，亦是现代国家建设需要安顿

的问题。 

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是如何看待，如何处置这些接收在手的新疆教育？这在 1950年 3月 26号

新疆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目前新疆教育改革的指示》
②[28]

中有立场鲜明的规定。“过去国民党反

动派时期的教育……是反共反人民的教育，是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这非常清楚地界定

了旧教育体系的性质。这个定性始终贯穿新疆教育体系的接收、恢复和整顿过程。在 1950 年的

《新疆人民政府教育厅的工作报告》
[29]

是这样分析和定性接收过来的教育体系的。到 1952 年，

新疆省人民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依然是如此分析和定性旧教育体系，并把这种分析和定性贯彻到

其工作之中。
[30] 

新政权关于旧教育体系的阶级定性源于主导人民政府的革命者长久以来在革命斗争中形成

的革命经验，同时也是来自更高层次的政治权力掌握者对社会事实的认知和定性。新疆人民政府

教育厅的上级业务指导机关，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在一份西北中等教育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明确

指出旧教育的阶级落后性——“西北广大新区的中等学校……在解放前是在国民党的反动教育政

策支配之下实施着半殖民半封建的教育……它进行着极反动的政治思想教育……教育学生盲目

遵从‘四维八德’的封建道德；教育学生盲目信仰蒋介石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并灌注学生以

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剥削思想。
[31]

” 

新疆人民政府的教育部门认为新疆旧教育体系中的教师和干部存在“封建的、买办的（迷信

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的阶级定性更是直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权威论述
[32]

和最高权力机关的

论述
[23] [28] [33][34]

。 

另一方面，在对旧教育体系进行阶级定性的框架内，革命者主导的人民政府教育部门还基于

新政权解放者的角色定位和新疆社会的民族结构特征评价了旧教育体系的民族特征。在新政权的

建设者看来，旧教育体系不仅具有阶级压迫特性，而且还具有民族压迫的特征。
[29]

 

在人民政府的话语体系中，旧教育体系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特性是一以贯之的。

2006 年编纂出版的《教育志》在“概述”中亦是如此描述旧教育体系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

双重反动特性。
[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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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各少数民族教育也有其文化、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独特性，由此而形成了与内地有异

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观念： 

各民族教育思想意识多很模糊复杂，除了伊、塔、阿三区曾参加过革命的教员以外，其

余因为受到国民党宣传以及帝国主义走狗少数民族内部败类、泛土耳其思想的愚弄，狭隘民

族观念相当浓厚，一般中小学教员文化水准亦相当低落，小学生毕业教小学，中小毕业教中

学是普遍的情况。[29] 

兄弟民族在思想上的突出表现为：缺乏民族自信心和祖国观念。一般对过去民族纠纷怀

有成见，普遍存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新省维族人数最多，经济、文化亦较前进，故同时

存在大民族主义思想）阶级观点模糊，敌我不分，自命特殊，无视整体利益。但也有其好的

一面，即具有年青民族的特点，显示接受新的事物较快，敢于暴露问题，勇于承认错误，却

又容易过后重犯。[30]  

新政权评价旧教育体系具有民族压迫特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定性过去新疆的统治者在少

数民族发展方面推行愚民政策和民族压迫政策，二是认为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中带有狭隘民族主义

倾向。 

（二）确立改造教育的目标：人民的教育 

在社会革命的话语体系中评定新疆旧教育体系具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特征，目的在于整

顿、改造旧教育体系成为新的教育体系，以人民教育、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特征
③
展现新面貌，

“在这新时代教育是属于人民的，为大众服务的”
 [28]

。统一或一体化是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内

容。
[5]
 “人民教育”为新疆教育体系的改造和发展确定了价值基础和制度方向。 

为了确保旧教育体系改造和新教育体系发展始终贯彻“人民教育”的阶级特征，新疆省人民

政府和教育厅不断以各种手段并结合众多社会、政治运动规范、调整和推动旧教育体系的整顿改

造和新教育体系的发展。尤其是在旧教育体系的接收、整顿和改造阶段。新疆人民政府在《关于

目前新疆教育改革的指示》这份指导性文件中明确指出，“应有计划有步骤的来改革其教育制度，

教学方法，和课程内容，使其满足人民大众利益和建设新社会的需要，这是教育工作者当前应有

的任务 ”
[28]

： 

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在批复新疆省人民政府教育厅一九五一年工作计划的文件中特别指

出新疆教育部门要结合抗美援朝加强教育领域的爱国主义教育，希望通过学校体系把爱国主义灌

输给在校的新疆学生，同时，用爱国主义促进和推动学校各项改革工作。
[31]

 

在旧教育体系的接收、改造阶段，新疆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在其职责范围内不断地强调新教育

体系是人民的教育，是属于劳动阶级。以“人民教育”为目标改造和发展新疆教育体系一以贯之

地体现在不同年份的文件表述中。在 1950 年 6 月 20 号成文的一九五○年工作报告中非常清晰地

论述为：“按照新民主义教育方针、制度、学制、原则精神改组各级学校，务使与全国学校统一

化，这里要特别注意各校实际情况……在学校行政机构、教学内容、政治思想教育、学生管理、

教职员的思想改造等等方面实现新民主义的方针和精神。
[28]

” 

在 1950 年工作计划中
[28]

，教育厅教育科则对这个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做了具体的细化，总

的原则是“废除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一切不合法之组织制度及教学法，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教育，

并依据本省具体情况及需要培养地方基层干部”。具体的工作是：在小学层面，“配发各级小学新

民主主义的课本：1. 拟订并颁发各级小学教育方针及办法，2. 拟订并颁发各级小学暂用课程标

准，3. 拟定并颁发各级小学暂用课程用，4. 拟订并颁发各级小学自一九五○年上学期用之正式

课程标准”，同时“发动各级小学节约运动”
④
；在中学层面亦是如此，“颁发新民主主义教材”，

制订各种中学教育教学制度；在教师方面，分层次分地区兴办教员训练班（包括暑期学习会），

“改造教师思想，提高教师教学质量”。1952 年的教师改造中亦是强调要加强教师为人民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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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立场，把教育的人民立场作为工作的核心支柱。
[30]

  

人民的教育除了建立和发展属于劳动阶级的教育之外，建立和发展民族教育也是其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诚如前述展示新疆教育状况的引文中所示，社会革命特征深嵌其中的教育体系是具有

民族结构特征的教育体系——推行民族压迫的教育体系，因此，人民政府的教育部门在改造旧教

育体系时必须用“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替换“民族压迫”，以使新教育体系具有旧教育体系不

一样的民族属性，从而形成一个平等团结的民族大家庭。这也是新疆人民政府及其教育部门一直

所倡导的。 

新政权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在历史进程经历了符合中国现实的变迁。从延安

时代开始，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所处局势，中国共产党就是开始转变“民族自决”的观念，改

而主张民族平等下的“民族自治”，从而实现民族团结。在 1941 年 5 月 1 日由中共边区中央局提

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关于民族自治的表述为：“（十七）依据

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

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38]93

为了更好的宣传和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自治的主

张，1941 年 6 月 22 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表题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的社论。在这篇

社论指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第十七条是“团结国内各民族共同抗日的唯一正确的民族政

策”，也强调蒙、回和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必须允许国内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

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有平等权利”。
[39]681-682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宣称自己的民族政策是赓续孙中山先生在《中国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所主张的在民族自决前提下各民族自由联合组成国家的民族

政策，并提出，“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

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

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

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32][39]774 

1949 年建立全国性政权时，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策主张如前文所引《共同纲领》

的表述更加明确了，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自治。
⑤ [23] [40]24

 

具体到新疆的民族问题，新政权在进入新疆前就明确意识到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要解决好新疆问题的关键是团结好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占多数的维吾尔族。毛泽东在 1949 年

9 月 26 日发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示到：“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

作……省政府改组，鲍尔汉应仍为主席。委员应是汉人占少数，维族及其他族占多数（现在鲍尔

汉省政府是汉人十名维族等十五名，我们入新不要变更这个比例）。这一基本方针，已取得鲍尔

汉及迪化友人方面的同意，请你们加以注意。”
[39]1273-1274

 

毛泽东在同年 11月 14日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更明确的指示要解决民族问题就必须大量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

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这种合作

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

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40]39 

对各民族的各级学校，新政权采取的方针是安抚、整顿和改革的方针与步骤。在《关于目前

新疆教育改革的指示》中，新疆人民政府规定：“对私立或会立的各级学校，除具有反动政治背

景者外，一律采取保护和帮助逐步改革的方针，但必须执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与人民政府法

令……凡私立或会立各学校办理有成绩者，政府予以适当鼓励……各族中小学校暂时仍维持原有

学制……各级学校于下学期（暑期后）一律改为秋季招生，春季肄业……”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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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在 1951 年的工作计划中明列当年的工作任务是恢复发展各级学校，

特别是各级民族学校。在中学恢复发展方面，“扩充迪化第二师范到 25 班学生到 1000 名，八月

底完成；改伊犁专科学校为师范学校仍按原专科编制十五班，专科学生五班拨归民族学院续招师

范生五班，其他仍旧，九月一日开始”；在小学恢复发展上，“恢复停办的乡村和游牧小学校（1-9

月）；在焉耆区成立蒙古小学一所，计三班学生一百名，给予每人每月面粉六十斤的助学金待遇，

九月开始；在喀什区成立柯尔柯孜小学一所计三班学生一百名给予每人每月面粉六十斤的助学金

待遇，九月开学；拟定对新盟学校的领导，使其与公立学校平衡发展，预计于八月底达到初步了

解的目的”。
[33]

 

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在批复这份工作计划时特别指出要新疆教育部门注意发展民族教育，

“恢复整顿有步骤的逐渐发展民族教育问题，是你厅的一项基本工作，应作详细计划”。
[31]

在这

种方针的指导下，新疆各民族的各级中小学校都有了恢复发展。到一九五二年时，在小学教育方

面已经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 

解放后五○年有学校五所，九班，共二百多名学生。五一年有学校八所，十九班，共有

七五○名学生。五二年春已有小学九所，廿一班，共有这生八二六名……小学教育恢复整顿

和改革……以地区论可分三种类型：（1）伊、塔、阿三区没有恢复过程，至五一年，随着社

会改革运动的开展，也开始进行初步的整顿和改革工作；（2）三区以外的农业地区，五○年

原有学校均逐步恢复，并初步的进行改革，五一年开始整顿，继续进行改革；（3）三区以外

的游牧地区，五一年大部分基本上已恢复，有的地区且有发展。[41] 

与 1949 年的中学教育状况相比，在中等学校方面，到 1951 年时，有了恢复和发展： 

七年制中学⑥（县立只伊塔两区有），比解放前增加 34.8%……招生时，开始注意到边远

地区⑦……[29] 

五○年全疆的中学曾进行了一次调整：包括整顿学生程度、充实班额、缩减编制，并作

了必要的合校并班工作，将迪化的省三中并入省二师（维族为主），省二中并入市立俄罗斯

小学；南疆喀什中学并入喀什师范；伊塔阿三区方面……增设伊犁高中、塔城高中（哈族为

主）及阿山初中（哈族为主）等三校。五一年四月又改宁西中学（锡伯族，三八所七年制学

校之一）为省立……伊犁高中改为女中。到目前为止全疆中学已有不少发展……阿克苏区有

阿克苏中学（维族），伊犁区有宁西中学（锡族）、伊犁女中（维族为主），塔城区有塔城中

学（高中，哈族为主），阿山区有阿山中学（哈族为主），共十校七十七班，另喀什师范附有

中学班七班，伊犁专科附有中学班二班。共计八十六班，学生三一○四人。伊犁区与塔城区

的七年制中学在五○、五一两年内亦有很大发展……总计全疆为五十三校三七八班一二○○

二人。较解放时学生人数发展百分之四十……[42]（详见表 1、表 2） 
 

表1、教育厅直属中学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新疆省人民政府教育厅，《新疆省中学教育情况报告》，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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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伊犁与塔城两区七年制中学的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同表 1。 

 

在少数民族师资力量的培养上，新疆省人民政府及其教育部门格外重视。1952 年 11 月，教

育部门做出计划，在全疆范围内大规范地培养民族教师，一是大量动员少数民族初高中毕业生入

新疆民族学院
⑧
学生，作为少数民族教师培养；二是从中小学抽调 1200 名少数民族教师到分局干

部学校培训一年。同时，选派 41 名蒙族学生去内蒙海拉尔中学学习， 以培养蒙族中学教师。[27]45 

在教育管理体制方面，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兹决定在中央

人民政府以及有关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内设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或设专人负责

掌管少数民族教育事宜”。新疆是属于《关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决定》中规定可以不专门

设立民族教育机构的区域，“民族自治区或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半数左右的地区的各级人

民政府教育行政单门，其主要任务就是管理少数民族教育工作，不另设民族教育行政机构”。[27]44 

[43] 

以“人民教育”为价值基础和制度方向的改造使新疆教育体系具有了“人民”和“民族”双

重属性。在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等社会革命措施的综合推动下，人民教育在教育改造的进程中快

速恢复和发展。整体而言，至 1952 年新疆教育不论在学校数、学生数还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等

方面都有长足发展[2]53-62——小学学校数由 1949 年的 1335 所增长到 1776 所，小学学生数由

197850 名增加到 333735 名；普通中学学校数由 9 所增加到 40 所，普通中学学生数由 2925 名增

加到 14314 名。
⑨

 

（三）一体化管理：替代经文教育、接管新盟小学和七年制中学 

新疆地处东西交汇之地，受不同文化和教育制度的影响，学校教育呈现复杂化发展态势。有

受内地汉文化影响汉语学校，有受苏联教育制度影响近代少数民族教育，有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

经文学校。在教学语言方面，主要有两类教育，一类是汉语言/文教育，一类是少数民族语言/文

教育（包括维吾尔语、哈萨克语、锡伯语等）。在学制方面，有小学六年、中学六年，有七年制

中学和十年制中学。在教材方面，有自编教材，也有内地编写教材，还有购自苏联的教材。在教

育性质方面，既有普通的世俗教育，还有初、中、高三级的经文学校。 

教学语言、学制、教材等方面的复杂多样内含一个事实，即新疆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新

疆大多数学校教育没有管辖权。新疆各类学校分属教育部门、新疆人民民主同盟（新疆各民族文

化促进会）
⑩
和宗教部门各自管辖。由于国民政府时期在新疆成立的新疆省联合政府的破裂，新

疆教育行政管理实际上处于分而治之的状态，一是国民党政府管理的七区教育，另一是三区政府

管理的三区教育。 

现代国家对公共教育体系都有一体化的强烈动力[22]，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过程中也不例外。

新政权为了更好地发展新疆教育，也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主张，面对复杂多样的教育局面，

新政权及其教育部门在整顿改革旧教育体系的同时逐步把分散的教育管理体制调整成集中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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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体制。这个由新疆人民政府教育部门逐步集中统一管理新疆各类各级教育的过程大致可分

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经文学校的调整、改革和替代；第二、会立学校由新盟接管；第三，教

育部门接管新盟学校。 

经文学校的调整、改革和替代。宗教力量办学校是 1949 年以前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个

特色，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新疆的宗教力量办学与内地不同。这与伊斯兰

教的特点密切相关，伊斯兰文化之下的宗教学校是以古兰经经文和圣训为主。新政权的无神论和

唯物史观的信仰促使其对宗教学校采取去宗教化的措施。 

在《关于目前新疆教育改革的指示》中，新疆省人民政府明确规定，在公立小学停授宗教课

程，而在私立或会立各级学校……“不得将宗教科目列为必修课，不能强迫学生信教和参加宗教

仪式”。[28] 1952 年 11 月 23 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教育厅专门就宗教学校和宗教课程发布了《关于

宗教小学及宗教课程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指示里，教育管理部门指出，宗教小学是宗教界设立

的小学，经费不应该由政府供给，另外，政府鼓励和帮助经文小学增加一些文化课；公立小学的

经文课仍保留每周两小时⑪ [27]44[29]，但是“讲授与否由当地人民自行决定，但对不愿学经文的学

生不能强迫”。不过，经文小学和公立小学讲授经文课不得违背共同纲领规定的关于宗教信仰和

民族团结的原则。[27]44 

经文学校和经文课程的情况在新疆教育发展过程中是一个起伏不定的态势，而且不同的区域

呈现不同的态势。大至而言，南疆地区，1952 年之前呈减少趋势，1952 年之后的几年呈增加趋

势。就地区而论，北疆比南疆的经文学校要少。 

新盟接管会立学校。1949 年之前，各民族文化促进会创办的学校是新疆教育的版图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称为“会立小学”。民族文化促进会是盛世才上台之后在新疆巩固自己统治，施展

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措施之一。在 1935-1949 年间，共成立了维吾尔、哈萨克等九个民族文化促进

会。为了发展本民族的教育，提高本民族的文化水平，各民族文化促进会都创办了自己的小学。

创办学校发展教育是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这也是各民族文化促进会做得最为成功

的地方。各民族文化促进会创办学校发展教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征收宗教税——“吾守儿扎卡

提”。1949 年 9 月之后，在集中统一管理和团结各少数民族的原则下，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新

盟在建设新疆过程中的作用，新政权把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管辖的会立学校划归新盟管理，教育经

费仍然来自于宗教组织征收的“吾守儿扎卡提”。[27]182 

教育部门接管新盟会立学校。随着“减租反霸”等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的不断开展和宗教寺庙

的田产（瓦甫地）不断减少，宗教界能征收到的“吾守儿扎卡提”越来越少。这样，新盟接办的

会立学校的经费就成为一大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新盟提出把会立小学改为公立小学由教育厅统

一管理。在此前的 1950 年 11 月，新疆人民政府教育厅和新盟协商后联合发出指示，新盟接办的

会立小学的行政业务由政府教育部门负责，经费由新盟拨付。1951 年 12 月 26 日，新疆省人民

政府第 65 次行政会议讨论决定接受新盟 11 月 30 日呈请的建议，“为了统一计划新民主主义文教

方针便于领导起见，决定各地区新疆学校一律将由当地政府接办”。自 1952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接

管会立小学。如此，新盟所办的会立学校 247 所，孤儿学校 11 所，在校学生 10 万多人，全部划

归新疆省人民政府的教育部门管辖。[27]42-43,182,773-775 

在统一管理各类各级学校的同时，新疆教育管理部门亦开始统一教育教学制度。在学制方面，

1951 年 10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新疆从 1952

年起民族小学改变原来四年学制，实行五年一贯制⑫ [27]185，并开始把少数民族“七年制”学校中

的小学与中学分开。[27]43 新疆人民政府教育部门从 1952 年 9 月起开始接办少数民族“七年制”

中学，到 1953 年 9 月全部接管完成。两年内共接办七年制中学 51 所，整顿为 26 所。[44]在整顿、

接管的同时，新疆省人民政府及其教育部门也着力发展各级教育，建立新学校，特别是中学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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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 9 月新建奇台初中；1952 年 9 月新建吐鲁番初中、库车初中；1953 年 9 月，新建焉耆、

喀什、阿图什、伽师、莎车、和阗、阿勒泰、布尔津及伊宁市汉回初中。[44] 

以“人民教育”为价值基础和制度方向，新政权通过教育改造逐步统一和建立了一体化的教

育行政管理部门。与此同时，多样化而碎片化的学校也通过教育改造而体系化。体系化的学校逐

步由多部门管理改为单一的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多样化和碎片化亦在

改造过程中朝一体化推进。现代国家形成的特征之一即是“自上而下”的一体化制度成型。一体

化的新疆教育体系逐渐成型为新疆教育体系整合进全国教育体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

是，一体化的新疆教育体系成型有效地推进了教育在新疆的快速发展，即国家权力和国家制度在

新疆社会的扩展。 

（四）二元学校体系的初步确立 

1949 年 9 到 1952 年底，新政权对旧教育体系的整顿和改造基本结束，人民的教育初具成型。

简单地说，在新疆省人民政府教育部门的原则是把新疆教育的各级学校都置于“一体化”管理体

制下，同时分汉（回）族和少数民族“二元”⑬态势发展各级学校体系。正如上文所述，经过整

顿、改造和改革，通过逐步接办新盟学校，统一领导“三区”和“七区”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

学校体系，新疆人民政府及其教育部门基本上成为新疆教育体系的行政和业务领导机构，“一体

化”的教育管理体制第一次在新疆区域内建立起来。到 1952 年底，新政权在体制上大致做到了

把辖区内的各种学校都归由教育部门管辖，并直接领导新疆省内所有中学，初步建立起了“一体

化”的教育体系⑭。自此之后，新疆教育的管理体制以政府教育部门为核心不断理顺教育体系内

部的各种关系。 

1949 年 9 月以后，新疆教育的最主要的行政主管机构是教育厅，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承继

旧制设立教育科（文教科）。最初两年在行政建置方面，教育厅主要是收拾旧河山，一方面从政

体制上整顿、统一全新疆教育管理机构并配齐干部，一方面从行思想上改造旧有留用人员。与这

同时，教育厅还按内地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逐步调整旧机构的编制，有的还调整了机构名称，

1951 年 1 月，迪化市人民政府教育科改为教育局。⑮[27]43 

汉回族中小学校采用的学制、教材和教学语言，以及发发展重点都异样少数民族中小学校。

汉回族小学采用“四·二”学制，汉回族中学采用的是“三·三”制，分初、高级两个阶段。教

材主要采用内地统一发行的中小学通用教材，教学语言为汉语，同时初中开始学习少数民族语言。 

少数民族小学的学制复杂多样，有四年制，有五年制，有六年制，也有和初中一起实行七年

制。少数民族中学采用“三·三”制。教材来源上，少数民族学校也是多样的，有自编教材，有

内地通用教材，比如史地教材，更多的是采用苏联出版的维、哈少数民族语言教材。教学语言是

各少数民族语言，同时，汉语文是一门很重要的课程。 

鲜明的民族特色是新疆教育的结构性特征。满足少数民族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推动民族教育

发展是新政权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所在。历史和现实交织、一体化教育资源的不足和反对民

族压迫倡导民族平等的理念等因素共同促生了“二元”学校教育体系。 

一体化行政管理体制，“二元”学校教育体系，这是新疆教育的基本特征。自此以后，新疆

教育就在这个框架内曲折前进。根据“一体化”的要求，新政权及其教育管理部门力图改变学校

教育的二元结构，尝试通过外族语互学、汉语教学、“民考汉”、民汉合校等措施，最终达到民汉

合班。然而，群体边界等因素的强大影响力致使这些政策措施并没有达成所愿。研究显示，时至

今日，这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45]22-43 

 

四、讨论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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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前文的讨论可得知，新政权通过恢复和改革新疆的旧教育体系而形成了“一体二元”的

人民的教育体系。“一体二元”的教育体系在改革旧教育体系的阶级特性和整合新疆原来多种教

育形式的基础上加强了新政权对新疆教育资源的控制，从而更有利于教育资源向劳动人民倾斜，

动员更多的适龄儿童进入教育体系。在迈克尔·曼的权力理论视野中，新疆教育体系“一体”特

征即是现代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形成，特别是集体性权力的增强。[46]6-10 另一方面，新政权在强调

新疆教育体系的“一体”特征的同时也注意新疆教育体系适应民族多样性的社会结构。这即是新

疆教育体系的“二元”特征。新疆教育体系“二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动员新疆各少数民

族对新政权的支持。正如曼所说，保持基础性权力的广度和分散性会促进权力效能。[46]8 新疆教

育体系“二元”特征使新政权的权力触角迅速有效地扩展至少数民族社会结构内部。 

总之，新政权从社会革命的立场出发恢复和改革新疆的旧教育体系，使之在具有新的阶级特

性的基础上顺应了现代国家建构一体化的要求。新政权并未一味地强调教育体系的“一体”特征，

即曼所说的权力的深度和权威性。[46]7 与之同步展开的是，新政权适应新疆社会多民族结构的特

征使新的教育体系具有“二元”特征。新疆教育体系的“二元”特征使得现代国家制度在适应“一

体化”的趋势的同时使之具有更强的扩展和整合能力。“一体二元”的新疆教育体系使现代国家

拥有的决断性权力有效地向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扩展，实现了米格代尔所说的“社会控制”
[24]41-43，形成了有效的基础性权力[47]185-213。这使多民族共存一国的现代中国成为可能。 

毫无疑问，新疆教育体系的恢复和改革的故事展示了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与绵延对多民族国

家的建立和稳定的重要性。一方面，现代教育体系，特别是一体化的教育体系本身就是整合域内

各民族进而实现国家制度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一体化教育体系是现代国家借以灌

输特定政治价值建构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教育体系如何影响认同建构，这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

问题。 

 

注释： 
○1 引用时依据英文对译文进行了调整。原文进行引文的英文原文为“It is true that constitutions and legislation often 

accord enormous powers of control to central governments, but the question remains as to whether this control is 

actually exercised or exists only on paper.”，引文的译文原文为，“宪法和立法确实显示了对中央政府强大的控制

能力，然而问题却是这些权力是真的存在还是只存在于纸上？” 

○2 注：因与档案馆藏单位有协议，故隐去了档案号，若需查证，敬请与作者联系。 

○3《关于目前新疆教育改革的指示》的发布标志新疆教育工作正式转入接收、改造阶段。从此，社会革命的阶级

斗争特征深深地嵌入了具有民族特征的新疆教育体系之中。这一点将会在本研究的后续部分不断地呈现。 

○4 原始档案是如此。本文在档案引用时，基本上照原始档案引用。针对某些明显的错误，作者会根据档案上下文

给出注明的修正意见。 

○5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共同纲领》中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更为相似，而在《论联合政府》

中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则稍有差异。前两者明确主张民族自治，而后者的民族自治则隐藏在民族自决的主张之

中。这种差别在于情势和局势的差异，前两者意图解决势力范围之内的民族问题，而后者则意图在于分化对手

而壮大自身力量。关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的转变，中共中央做出过明确的说明：“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

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只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

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

变化……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

作和互助团结”。 

○6 如前文所述，七年制中学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主要包括维吾尔、哈萨克和俄罗斯等族。 

○7 在新疆，各民族的居住格局决定边远地区的学生多是少数民族生源。 

○8 新疆民族学院的前身是新疆学院。新疆学院是由 1924 创办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发展而来，在 1935 年改名为新疆

学院；1950 年 9 月 21 日，新疆学院改名为新疆民族学院；1955 年 1 月 1 日，新疆民族学院复名为新疆学院；

1960 年 10 月 1 日，以新疆学院为基础，正式成立新疆大学。 

○9 新疆教育体系的发展情况亦可参阅《民族与阶级：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策略》（开放时代，2014 年第 4 期）

一文。 

⑽新疆人民民主同盟的前身是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它是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国民政府与三区革命政府成立的

新疆省联合政府破裂后，三区革命政府于 1948 年 8 月在伊宁成立的一个进步组织。1950 年 6 月改名为新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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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主同盟，简称新盟。1949 年 9 月 25/26 日，新疆和平解放后，新盟接办了原各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会所办学

校，办学经费主要靠宗教税“吾守尔扎卡提”。 

⑾新政权关于经文学校和经文课程的主张是一贯的，但具体时期的具体措施有起伏。在 1950 年颁发的《关于目

前新疆教育改革的指示》规定停授经文课。从当时的调查报告看，随着普通学校教育的发展，以及减租反霸、

土改和划分阶级等政治运动的开展，经文学校逐步减少，但是，信仰伊斯兰教群众要求上经文课的意愿还是相

当强烈。因此，1952 年新疆人民政府教育厅颁布的《关于宗教小学及宗教课程问题的指示》中规定公立小学

仍保留每周两小时的经文课。虽然在《关于宗教小学及宗教课程问题的指示》中规定了公立小学仍保留每周两

小时的经文课，但实际开设经文课的公立小学很少。因此，“在一九五二年以后，南疆地区的经文小学开始有

所发展……在公立小学经文课停上之后，经文小学开始有了大量发展，据了解经文小学发展最多的是一九五三

至一九五四学年。一九五五年未见减少。以和阗专区的民丰、策勒、洛浦、和阗、皮山五县为例，一九五四学

年经文小学已有三一○所，学生一二二○九名（占该五县公立小学学生总数二八五○一名的百分之四二点八

三”。经文小学的情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北疆各区和南疆比较起来经文小学的数字是少得多了”。 

⑿这一波学制改革没有进行多久。1951 年 10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1952 年 11 月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教育部下发《关于小学实行五年一贯制的指示》。新疆根据上述《决定》和《指示》，1952

年秋季开始，全疆小学实行五年一贯制。1953 年 12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

指示》，小学一律暂时停止推行五年一贯制。由此，1954年起，新疆小学恢复原来的学制：汉回族小学实施“四·二”

制，即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少数民族小学实行四年制，不分初高级。其中，锡伯族小学学制略显例外。学制

改革在新疆真正得到推动要等到 1957 年，最后实施起始于 1960 年。 

⒀二元是一种简单的划分，其依据主要是汉族（语言/文）和少数民族（语言/文）。“汉回族学校”是指以汉语为

教学语言而主要招收汉族学生和回族学生的学校。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汉语学校”。“少数民族学校”亦是如此。

在日常生活中，新疆各民族人民以“汉校”指称“汉回族学校”，以“民校”指称“少数民族学校”。本文采用

“汉回族学校”和“少数民族学校”的表述源于教育档案文件中的表述。若细究起来，以教学语言以划分标准，

新疆中小学校体系应该是多元。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语言众多。几个主要的聚居民族都有自己的语

言文字。在新疆，至少有以五种语言文字出版的教材，汉、维、哈、蒙、柯。还有用锡伯语言文字等出版过教

材。还可以依据其他标准来描述新疆教育的二元或多元，比如学制和教材。新疆曾经存在过多种学制，但到文

革前，同类同级学校的学制基本上统一了。正文中提及过，新疆中小学采用的教材非常多样和多元。到文革前，

教材问题大致解决了，只是各级学校的各族语文教材各有特色，而这和语言相关。 

⒁宗教教育是一个例外，在新疆，宗教教育即是一个宗教问题也是一个民族问题。它是一个一直影响着国家建设

在新疆的向下拓展和影响共同体建构在新疆扩展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没有处理好，大致的原因如下：

无神论信仰和唯物史观之下的宗教理论和宗教信仰政策，主体民族无神性信仰和对宗教信仰的迷信化理解，以

及新疆主要宗教本身强封闭性的特征。 

⒂1952 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其工作计划中强调各地要加强学校领导干部的配备，要重视各级教育行政机构

的建立和完善：“抽调一定数量的政治质量较好的干部，参加中等以上学校的行政领导工作，加强学校政治思

想领导和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健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特别是充实和提高县区教育行政干部。省市以上教育

行政部门建立统计计划机构 ，加强请求报告和统计计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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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新疆历史研究评述（1998-2018 年）1 

 

许建英、阿地力·艾尼2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历史研究取得巨大进步，学者们对 1998年前的研究已有较详细的综

述。
[1]
本文在时间上加以衔接，分别从总体概况、主要内容、基本特点以及新形势下对新疆历史

研究的思考与前瞻等方面梳理 1998年至 2018年 20年来中国学者对新疆历史的研究。 
 

一、研究概况 
 

20 年间，新疆历史研究出现了巨大变化，就规模和形式而言呈现出跨越式发展和较为繁荣

的景象。这种繁荣表现在多种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诸如大量专著陆续出版，众多学术论文发表，

多种历史资料整理，重大课题设置和遍及全国多种期刊发表新疆历史研究文章，其背后则意味着

新疆历史研究人才的茁壮成长。 

（一）历史研究著作 

通过知网、读秀等主要学术网络媒介统计，20年来新疆历史研究著作达 500多部，超过 1949

年至 1997年的专著总量。 

这些著作除了研究专题性的专著外，涌现出为数相当多的通史性专著，内容广泛，涉及新

疆历史方方面面，诸如马大正等《新疆史鉴》、[2]苗普生与田卫疆《新疆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齐清顺《1759—1949 年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陈慧生与陈超《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许建英《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

（1840-1911）》（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2014 年再版）与《民国时期英国与中国新疆

(1912-1949)》（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朱培民《20 世纪新疆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和《18 世纪至 20 世纪初叶的新疆区域社会史考察》（民族出版社 2009 年版）、厉声主编

                                                        
1 本文刊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 年第 2 期。 
2 许建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阿地力·艾尼，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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